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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数学信息简报》于2009年创办，本刊以国内外各大媒体网站为主要信息来源摘取有关数学学科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党建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网络信息，采取定期出刊和专题分析解读相结合的方式，为院（所、中心）领导了解数学学科网络舆情信息提供服务。
本期导读:
1 以数学之眼看物理 拓扑理论研究获诺奖青睐
2 军网刊文用数学维度阐释毛泽东军事思想，孟良崮战役可分六维
3 德州扑克中的一些数学法则
本期内容：
以数学之眼看物理 拓扑理论研究获诺奖青睐
什么成就，盖过了今年风头正旺的国际物理界大头条——引力波探测，一举拿下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没错，正是看似冷门却并不寂寞的拓扑相变领域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4日将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戴维·索利斯、邓肯·霍尔丹和迈克尔·科斯特利茨这三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物质的拓扑相变和拓扑相方面的理论发现。
 拓扑学本身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性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这三名获奖者将拓扑概念应用于物理研究，这是他们取得成就的关键。
 一般来说，物质分固相、液相、气相，相变指的就是物质从一种相转变为另一种相的过程，比如固体的冰融化成水，液态的水受热后变成水蒸气。但是，如果物质变得极薄的时候，物质的相还存在吗？
 评选委员会介绍说，平面中的物理现象和我们认知的周围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分布非常稀疏的物质中也包含了数百万个原子，每个原子的行为都可以用量子物理学来解释，而很多原子结合的时候却显示完全不同的属性。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正是揭示了拓扑性质在量子物态和量子相变中的决定性影响。
 科斯特利茨和索利斯的研究集中在一个平面世界中的“怪现象”，相比于通常描述的三维世界，他们发现极薄层的表面或内部可以被认为是二维的，那里一种被称为“超流体到正常流体的相变”，主要决定因素与人们以往的认识完全不同。
 霍尔丹发现可以利用拓扑概念来解释一些材料中存在的小磁铁链的特性。他发现，原子磁性的不同使这些链条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属性。霍尔丹还在量子霍尔效应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说，今年的获奖研究成果开启了一个未知世界的领域。得益于这三位获奖者开创性的研究，科学家们现在可以继续探索物质的新相变。研究人员认为，拓扑材料将在未来的电子和超导体以及量子计算机研发中得到应用。
军网刊文用数学维度阐释毛泽东军事思想，孟良崮战役可分六维
近日，人民出版社“全民阅读”活动走进武警北京指挥学院，主讲嘉宾汪涛从数学的维度和全新的视角阐释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向在座学员进行了细致讲解：
    通过建立“战争循环因果序列”“战策循环因果序列”和“战争成本收益分析”三大数学模型，重新分析、计算和解释历史上我军大量实际战例。并以此为基础，将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数学化和公理化，突破破以往对其理论总结仅限于经验性规律的层次。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拥有崇高的地位，这毋庸置疑。但在毛泽东和其同时代的军事领导人逐渐离开人世之后，这一宝贵财富还能不能长久继承和发扬光大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事实证明，只有科学的数学化工具，才可能长久地将人类思想成果精确地传承下去，并且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其中心战略上。其这个“战场全军主力会战”的西方军事思想战略，在我军“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下便显得不堪一击。数学化的分析，战争维的应用，可以使整个孟良崮战役可以划分为六个战争维，在整个大的战争维中，看似我军在数量上占据劣势，其实在每一个小战争维中，我军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并数倍于敌，加之我军坚决的战斗意志，使得我稳操胜券。孟良崮战役是一个战争维分割的典型战例，这种以“局部特定时间和空间瞬间战争维中数量绝对优势”打赢战例，也正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伟大智慧。
    以最大的投入产出比和最大的利润总额去赢得战争。至于采用什么具体的战略战术并不是其关键。
    本次读书活动，不仅仅使官兵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解，更激发了大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热情，受到了一致好评。
德州扑克中的一些数学法则
在德克萨斯扑克里，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难的琐事就是是计算彩池赔率和隐含赔率。然而这不过是需要一些简单的加减乘除，以及细心。
　　4-2法则
　　在德州扑克里，存在一个简单快捷的计算法则，就是4-2法则。首先我计算我的“出牌”，或者将给我一个赢手的牌。例如，让我们说我拥有T（c）9（d）而我认为我的对手是A-K（当它翻开，是A（s）K（d））。翻牌来了A（c）T（d）7（h）。我的对手领先，当然了，翻到一对A，但这有五张牌——余下的两张十和三张九——将让我领先。换句话说，我有五张出牌。
　　我能计算在转牌或河牌抓到一张我的牌的近似的概率，通过用四乘以出牌数。在这个例子中：
　　5×4=20%
　　根据这个“四法则”我有大概20%的机会抓到一张赢牌在转牌或河牌。实际翻出的概率是21.2%，一个微小的不同无关宏旨。
　　仅有河牌要来，“四法则”变成“二法则”。我们说转牌来了8（c）。我们找的五个出牌没有来，但它让我们的手牌变成两头顺子兆牌能用任何一张J或6凑成顺。增加的八个出牌总共给我们十三张出牌。用“二法则”：
　　13×2=26%
　　实际翻出的百分比是29.5%，但再次的，那已经足够接近。
　　四法则“被轻微地打破在有大数量的出牌时。当有十五个或更多的出牌，公式对赢的机会估计过高，但当有那么多出牌，赢的机会如此大使得将几乎没有问题。加上，你通常仅在Omaha里有那么多出牌，在无限德州扑克里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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